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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略析

□王爱云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新时代脱贫攻坚有很多创新探索，其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在贫困村退出时把集体经济收入

达到一定规模作为必不可少的考核指标，是一项重要措施。脱贫攻坚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必要性和

历史机遇，其探索实践对于深刻认识新时代脱贫攻坚特征和持续推进减贫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发展壮大

农村集体经济，是对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振

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和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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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扶贫开发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升到

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新高度，制定出台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全面打

响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
2020 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中国将实现整体消

除农村绝对贫困，这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来说

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新时代脱贫攻坚有很

多创新探索，其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在贫困

村退出时把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一定规模作为必不

可少的考核指标，是一项重要措施。回顾考察脱

贫攻坚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战略实践，对

于深刻认识新时代脱贫攻坚特征和接续推进减贫

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脱贫攻坚中发展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的必要性和历史机遇

( 一) 脱贫攻坚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的必要性

新时代脱贫攻坚之所以重视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首先在于改革开放以来贫困地区集体经济衰
微已经不容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
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效地破除人民
公社“大锅饭”的弊端，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有不少地方由于缺乏经
验，片面强调“分”的一面，集体财产被分掉，致使
集体经营这一层次在很多村庄成了空架子，双层
经营实际上只剩下家庭经营这一个层次。针对这
种局面，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党中央一再强调要
把统一 经 营 和 分 散 经 营 充 分 结 合 起 来。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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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6 月 19 日，江泽民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谈
到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时，明确指出:“所谓完善，核心是从当地实际情况
出发，逐步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
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都发挥出
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农民的要求发展适
度规模经营。‘完善’这两个字，有很多文章可以
作，目的都是使以双层经营为特点的农村集体经
济更好地向前发展。要釆取切实措施，逐步壮大
集体经济的实力”［1］P1161。到 2008 年 10 月，党的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
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家庭经营要
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
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
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
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
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
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
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
组织化程度”［2］P674。这就将“统一经营”职能由集
体经营扩大为合作经营、企业经营，此后，各地开
始探索发展集体经济各种模式。

然而，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实际工作中，
“放松了‘统’这一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
该分的却分了，其结果是原有的‘在一统’变成了
‘分光吃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
“在有些地方，合作化以来积累起来的集体经济实
力的绝大部分化为乌有，幸存下来的集体经济也
失去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导致“乡村集体经济的
经营 机 制 逐 步 萎 缩，企 业 发 展 的 路 子 越 走 越
窄”［3］P193。进入 21 世纪后，乡镇企业、村办企业有
的被市场淘汰出现大面积亏损关闭，有的进行股
份制、股份合作制、租赁、出售等多种形式的改革，
集体经济发展遭遇挫折。这种状况导致农业规模
化、集约化经营变革中，只有少数地区走上农村集
体经济主导规模经营的道路，多数地区实行工商
资本介入土地流转基础上的规模经营，集体经济
没有从规模经营中受益并壮大。

这样，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尤其是
村级集体经济呈现了发展缓慢乃至逐步衰退的局
面。1992 年，全国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经营收入占
农村经济总收入的 46. 5%，其中村组集体经营收
入占总收入的 20%［4］P326 ; 2000 年，乡村两级集体
经济经营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 39. 1%，其中
村组集体经 营 收 入 占 总 收 入 的 14. 8%［5］P332 ; 到
2010 年，全国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经营收入占农村

经济总收入的 30. 9%，其中村组集体经营收入只
占总收入的 6. 3%［6］P188。2012 年，当年无经营收
益的村占到 52. 8% ; 当年有经营收入的村中，年收
益在 5 万元以下的占到 54. 3%［7］P183。

贫困地区集体经济的萎缩更为突出。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福建省宁德地区约有一半
以上的行政村难以维持正常的财政开支。进入 21
世纪，随着农业税全面取消，村级三项提留( 公积
金、公益金和管理费) 也被取消，很多村都没有了
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来源，村级组织运转主要依
靠财政拨款，对于保障贫困群众生活无能为力。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党中央在贫困地区农村扶贫
开发工作中，比较重视发展集体经济，例如，1996
年 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
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 “要运
用扶贫的优惠政策和资金，帮助贫困村发展集体
经济，增强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减轻农民负
担”［8］P179。然而，扶贫开发政策和规划中并没有对
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作出专门要求。长期以来
财政扶贫资金重点用于修建贫困地区交通、水电
等基础设施和发展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信贷扶
贫资金重点用于贫困户直接脱贫的种养项目以及
各类企业到贫困地区兴办的带动贫困户增收的项
目; 进入 21 世纪，扶贫开发实行整村推进，到村的
扶贫资金增加，但是扶贫项目的选择上没有太多
新意，仍然是道路建设、电力、饮水、沼气、卫生、学
校、危房、移民搬迁和产业开发，侧重于改善民生，
在产业开发扶贫中没有对发展乡村集体经济作出
专项安排。

绝大多数贫困村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无集体
财产、无集体资源、无集体企业、无集体收入的“四
无”村和“空壳”村现象突出。“很多深度贫困村
发展产业欠基础、少条件、没项目，少有的产业项
目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不足，对贫困户的带动作
用有限。深度贫困县村均集体收入只有 8800 多
元，同所有贫困县平均 5 万元相比，差距较大。”［9］

对很多贫困村基层组织而言，经费捉襟见肘是普
遍性问题，由于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缺乏保障，部分
村陷入“集体经济无实力，为民办事无能力，群众
缺乏向心力”的尴尬局面，村干部办不了事，创不
了业，当不了家，教育引导群众的能力差，结果经
济发展更为滞后，村子的贫困状况更为加剧。长
此以往，不仅使落后的经济状况无法扭转，而且直
接影响到村级基层政权组织的建设，使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难以实现。

其次，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经营遇到一家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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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克服的发展困难。近年来，家庭联产承包经
营责任制下个体农民土地细碎化、与市场接轨困
难等，使贫困地区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
争的能力明显不足，农户家庭经营收益下降。由
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速度快于农产品价格的涨
幅，农户在家庭经营中的投入产出效益逐年下降，
每投入 100 元费用得到的收入逐年递减。2002
年，每投入 100 元生产费用得到的总收入为 301
元，得到的纯收入为 177 元; 到 2010 年，每投入
100 元生产费用得到的总收入为 269 元，得到的纯
收入为 160 元。在家庭经营收益减少的情况下，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增加。从 2002
年到 2010 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外出就业
的劳动力逐年增长，2002 年，外出就业的劳动力占
全部劳动力的 14. 5%，到 2010 年，外出就业的劳
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 20. 8%。按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有 1. 1 亿乡村劳动力推算，外出的劳动力从
2002 年 1504 万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2350 万人，年
均增长 5. 7%。［10］P28、29 大批劳动力外流，造成农户
空巢化、农民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进一步限制了
贫困地区农业升级发展。

从贫困地区贫困户状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几十年的扶贫开发，有劳动能力、有致富能力
的农民基本都实现了脱贫，新时代的贫困户“大都
是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和
群众”，“主要是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
‘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以及部分教育
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贫困群众”，这些人“实现
不愁吃、不愁穿‘两不愁’相对容易，实现保障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难度较大”［9］。
对于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由社
会保障来兜底，使贫困人口生活有基本保障。而
那些缺乏技能、难以自我发展的贫困农户，最适宜
的方式是用集体经济带动脱贫，即采取股份制、联
营式、托管式等多种合作模式，吸纳贫困户以资
金、土地入股等形式让其参与产业发展，从而盘活
农民土地资源变成资产，把有限的资金变成能够
生利的股金，使每家每户有一份稳定的资产性收
益，把普通村民变为依靠集体经济壮大而脱贫致
富的股民。

( 二) 脱贫攻坚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的历史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扶持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作为对农村“统
分结合、双层经营”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使新

时代脱贫攻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适逢其时。
第一，党中央对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给

予高度重视。2014 年中央 1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
管理，提高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运营管理水平，发展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2015 年财政部专门印发《扶
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 2016
年中央财政选择 13 个省份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试点。2018 年 11 月，中组部、财政部、农业
农村部联合下发《关于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
织领导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通知》，决定从
2018 年起到 2022 年，中央财政资金在全国范围内
扶持 10 万个左右行政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根据中央精神，各地纷纷对村级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情况进行深入摸排分析，研究制定扶持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有力促
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账面资产总额由 2012 年的 2. 18 万亿元增长
到 2016 年的 3. 1 万亿元，年均增长 9. 2%。［11］2018
年，当年无经营收益的村占比 35. 7%，比 2012 年
下降 17. 1 个百分点; 当年有经营收入的村中，年
收益在 5 万元以下的占比 43. 3%，比 2012 年下降
10 个百分点。［12］P57

第二，党中央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拓宽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不仅“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
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在落实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
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
资”，而且“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
赁、入股”［13］。这就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以入股
方式与企业联合建设特色产业项目提供了新渠
道，为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将原来分散经营的土地
入股集体发展合作社提供了有利契机。2014 年
11 月、2016 年 10 月，中办、国办先后印发了《关于
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的意见》《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
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把农民集体确定为土地集
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鼓励探索新的集体经营
方式，规定集体经济组织要积极为承包农户开展
多种形式的生产服务，有条件的地方根据农民意
愿可以统一连片整理耕地，将土地折股量化、确权
到户，经营所得收益按股分配，也可以引导农民以
承包地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通过自营或



第 5 期 王爱云 脱贫攻坚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略析 · 99 ·

委托经营等方式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在中央的鼓励下，各地土地流转中，土地入股

面积增长很快，入股面积由 2010 年的 1112 万亩增
加到 2015 年的 2716. 9 万亩，年均增长 19. 6%。［14］

第三，党中央大力推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积极探索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壮
大集体经济实力，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不断增
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2016 年 12 月 26 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意见》确定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
的集体收益分配权，对于经营性资产，明晰集体产
权归属，将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探
索发展农民股份合作。对于非经营性资产，重点
是探索集体统一运营管理的有效机制，更好地为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社区居民提供公益性服务。

截至 2017 年底，按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
求，全国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组、村、镇合计达到
13. 1 万个，完成改革的组、村、镇共设立股东 1. 12
亿人( 个) ，其中成员股东 1. 09 亿人( 个) ，集体股东
91. 6 万人( 个) ; 当年分红 411 亿元，平均每位股东
分红 366 元，其中成员股东人均分红 315 元，集体股
东人均分红 2160 元。［15］农民集体经济收入和农民
从集体中分得的财产性收入显著增加。

二、脱贫攻坚中发展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 一) 脱贫攻坚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的政策部署

早在 1990 年，习近平在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
记时，就敏锐地认识到加强集体经济对摆脱贫困
的重要性，指出:“在扶贫中，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
集体经济实力，否则，整个扶贫工作将缺少基本的
保障和失去强大的动力，已经取得的扶贫成果也
有丧失的危险”［3］P191。脱贫攻坚进入决胜期，2017
年 6 月 23 日，习近平强调:“要实施贫困村提升工
程，培育壮大集体经济，完善基础设施，打通脱贫
攻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9］。

新时代脱贫攻坚中，明确把发展壮大贫困村
集体经济作为重要内容。一是把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纳入贫困村退出考核机制。2016 年 4 月，中办、
国办印发的《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将集
体经济收入纳入了贫困村退出标准，规定“贫困村
退出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衡量标准，统筹考虑村
内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发展、集体经济

收入等综合因素。原则上贫困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2%以下( 西部地区降至 3% 以下) ”［16］。2016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
进一步把“建档立卡贫困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作
为一项主要指标纳入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人口脱
贫指标体系，规定到 2020 年建档立卡贫困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必须达到 5 万元以上。

二是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贫困村提升工
程重要内容。2018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
见》指出，积极推动贫困地区农村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制定实施贫困地区集
体经济薄弱村发展提升计划，通过盘活集体资源、
入股或参股、量化资产收益等渠道增加集体经济
收入。根据中央要求，2018 年，国务院扶贫办、财
政部、民政部等 10 个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贫
困村提升工程的指导意见》，将壮大贫困村集体经
济作为贫困村提升的重要内容，要求各地通过盘
活各类集体资产，增加集体收入; 将社会帮扶到村
项目形成物化资产，产权和收益归村集体所有; 支
持有条件的贫困村发展乡村旅游，增加集体收入;
建设村级光伏电站，发电收益归村集体所有等多
种形式，不断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2019 年 6 月
21 日，农业农村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地区
集体经济薄弱村发展提升工作的通知》，要求以深
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动力，积极推广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支持薄弱
村盘活集体土地资源，因地制宜搞好产业发展，增
强集体经济造血功能，强化薄弱村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力争到 2020 年底前，集体经济薄弱村( 指
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持续较低、经营管理水平
不高、服务成员能力不足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铺开，实现更多的集体经济
薄弱村有经营收益、有成员分红。

为了促进贫困户直接从集体经济发展、集体
资源开发中受益，新时代脱贫攻坚对扶贫机制进
行重大创新，实行资产收益扶贫。2015 年 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定》提出探索资产收益扶贫，规定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设施农业、养殖、光
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具备条件
的可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尤其是丧失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资产由村集体、合作社或其他经
营主体统一经营，建立健全收益分配机制，确保资
产收益及时回馈持股贫困户; 同时，支持农民合作
社和其他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托管、牲畜托养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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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农民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带动贫困户增收;
贫困地区水电、矿产等资源开发，赋予土地被占用
的村集体股权，让贫困人口分享资源开发收益。
按照这一精神，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十三
五”脱贫攻坚规划》，专门列出资产收益扶贫，鼓励
和引导贫困户将已确权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
股企业、合作社、家庭农( 林) 场与新型经营主体形
成利益共同体，分享经营收益; 鼓励积极推进农村
集体资产、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资产资源使用权作
价入股，形成集体股权并按比例量化到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 财政扶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和社会帮
扶资金投入设施农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
等项目形成的资产，也折股量化到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并优先保障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各有关部门出台一些文件，指导资产受益扶
贫的推进。2016 年 9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贫困地区水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受益扶贫改革
试点方案》，指导贫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与水电、矿产等资源开发利用结
合起来，把土地征占用补偿费以股份或份额的形
式量化到集体和成员，作为收益分配的依据，贫困
人口在按其持股比例获得分红的同时，从集体股
份收益中再获得扶贫分红，充分享受资源开发收
益。2017 年 12 月 11 日，国务院扶贫办印发《村级
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把村级扶贫电
站资产确权给村集体，联村扶贫电站资产按比例
确权至各村集体，村级光伏扶贫电站的发电收益
形成村集体经济，用来开展公益岗位扶贫、小型公
益事业扶贫、奖励补助扶贫等。2017 年 5 月 31
日，财政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发出《关于做好
财政支农资金支持资产收益扶贫工作的通知》，规
定脱贫攻坚期内，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各地利
用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设
施农业、养殖、光伏、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
具备条件的可用于资产收益扶贫; 地方各级财政
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相关
项目所形成的资产，具备条件的也可用于资产收
益扶贫。

资产收益扶贫不仅让无劳动能力或弱劳动能
力的贫困人口直接分享财政涉农资金支持产业发
展带来的红利，而且促使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与村集体、农户民主协商，自愿成为资产收益扶贫
项目实施主体，参与当地产业发展，从而有效提高
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效益，增加了脱贫攻坚的工作
力度。

( 二) 脱贫攻坚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的实践探索

各地脱贫攻坚积极探索多种方式发展壮大贫
困村集体经济，确保贫困村实现脱贫。例如，2019
年 11 月江西省出台的《江西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行动规划 ( 2019—2022 年) 》专门规定: 用好脱贫
攻坚各项政策红利，落实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
其他涉农资金投入村集体的设施农业、养殖、光
伏、水电、乡村旅游、扶贫车间等项目形成的资产
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政策; 对在贫困地区开发
水电、矿产等资源占用村集体土地的，可以通过给
予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方式进行补偿，让集体
成员分享资源开发收益，提升村集体经济可持续
发展能力。井冈山市针对部分贫困群众缺乏劳动
能力、难以自我发展的客观实际，采取股份制、联
营式、托管式等多种合作模式，通过吸纳贫困户或
以资金、土地入股等形式，让其参与产业发展，实
现每家每户有一份稳定的资产性收益。例如，井
冈山坝上村实施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同步发
展，2016 年仅光伏发电一项就给村集体经济带来
8 万元收入。据统计，截至 2019 年底，全国 27 个
省( 区、市) 、约 1400 个县、5. 9 万个贫困村建设了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村均集体经济收入可达 20—
30 万元，破解了集体经济“空壳”村的难题。［17］

一些地方利用土地流转，积极探索带动贫困
户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摆脱贫困的路子。例
如，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叶盛镇五星村 2014
年借助土地确权契机，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建立
起“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东、收益有分红”的增收
模式。农民以土地入股到合作社后，按照土地份
额拿土地收益，还可以到合作社就地打工拿劳动
收入，最终还享受集体资产和合作社经营收入带
来的二次浮动分红。从而使得收入有显著提高。
2017 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 32 万元，
较 2013 年改革前增长了 34. 7%。［18］P87、88

还有些地方积极推动集体既有资源股权化、
财政形成资产股份化、集体可用资金股本化，让贫
困村民 最 大 程 度 地 从 集 体 经 济 中 受 益。例 如，
2016 年，四川巴中市巴州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村秧
田沟村，村党支部将集体存量资金( 含集体债务) 、
财政直接投入资金、社会捐赠资金等，按照每股
100 元的标准量化到人、落实到户，并将村民手中
持有的股权、未发包到户的村集体耕地、林地、荒
地及农户自愿有偿流转的承包地等集中起来，统
一规划、打捆流转、集约使用，促进既有资产效益
最大化，推动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这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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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设置贫困户优先股、村集体股、成员基础股，
让贫困户优先获得 20%左右的收入。贫困户脱贫
后，其优先股纳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础股，扩
大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权收益。通过这些举
措，村集体经济收入由 2015 年的不足 3000 元提高
到 2017 年的 7 万余元，村民人均纯收入由 2015 年
底 的 4812 元 提 高 到 2017 年 底 的 1. 34 万
元。［18］P112

三、脱贫攻坚中发展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确定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在农村贫困地区开展脱贫攻坚、消
除农村绝对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一
环。党的十九大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乡
村振兴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和新时代“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这种形势下，脱贫攻坚中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 一)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新时
代“对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基本经济
制度的完善”［19］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很长时间内农村集体经济
“统一经营”受到很大削弱，但是始终不变的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制杜绝了大量农民在市场化、工业
化、城镇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危险，使土地在改革
开放过程中对农民发挥了维持生计的基本保障作
用，也成为农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失业等风
险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坚持农村土地农民
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
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农村最大的制
度”［20］P173，“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把耕地改少了、把粮食生
产能力改弱了、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些底线必
须坚守，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21］。

经过 40 多年发展，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充
分发挥出来，同时出现小规模家庭经营与高强度
市场竞争之间的矛盾，贫困地区这种矛盾尤为突
出。适时发展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
济，不仅可以补上“统一经营”的短板，还可以有效
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新时代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以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等要素的
有效利用为纽带，选择合适的市场主体形式，参与

市场竞争; 以承包或租赁集体生产要素、土地股份
合作、农业生产合作等作为主要经营形式，实现集
体资产、资源、资金的保值增效，提高村集体自我
发展与保障能力，增加农民收入。

如前所述脱贫攻坚中对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
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过去以“大锅饭”为主
要特征的集体经济有很大不同，有多种实现形式。
例如，土地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是以通过土地入
股、农户入社，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规模经
营; 资源开发型集体经济，是利用集体“四荒”地、
果园、养殖水面等，发展现代农业项目，或利用人
文、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等; 资产租
赁型集体经济，是利用集体闲置的各类房产设施、
集体建设用地等，发展租赁物业; 生产服务型集体
经济，是集体经济组织创办各类服务实体，为农
民、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技术、管理、销售等有偿
服务; 联合发展型集体经济，是整合利用集体积累
的资金、政府的帮扶资金等，通过入股或者参股一
些企业等形式来增加集体经济收入。［22］这些探索，
使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基本经济制度焕发
新的活力。

( 二)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19］P145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视野中，农村改革总
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
道路。农村集体经济始终是农村公有制的主要形
式和农民致富的根基，是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
物质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农村集体经济不
仅为家庭经营提供生产服务、协调管理、积累集体
资产，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防止农村出现贫富两
极分化，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强大能够迅速推进农
民共同富裕的进程。20 世纪 90 年代初，农村中就
出现了三种情况，“一种是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
厚，初步做到了共同富裕; 一种是集体经济比较薄
弱，力量不强; 再一种是集体基本上没有什么财
产，成了‘空壳村’。这类‘空壳村’，公共事业无
钱办，干部工作困难，干群关系紧张，党组织在群
众中也缺乏凝聚力”［1］P1172。

新时代脱贫攻坚中，习近平强调，“坚持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
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
者食糟糠’的现象”［20］P25。在党中央的脱贫攻坚
制度安排中，发展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就是其中
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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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贫困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文化教
育落后、发展观念僵化，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偏低，
在农村改革中无法实现脱贫致富; 在扶贫开发扶
持中，仍有一些农户难以应对市场风险而扶不起
来。在这种情况下，依靠集体经济发展把他们带
动起来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尤其对那些缺乏
技能、无力脱贫的贫困农户而言，农村新集体经济
的发展可以保障他们从集体经济中稳定获得资产
收益，成为与其他村民一道脱贫走向共同富裕的
主要途径，并且可以防止他们脱贫后再次返贫陷
入贫困的泥沼而无力自拔。

( 三) “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是振兴贫困
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3］P143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 年 9 月 21 日，习近平在十
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建立脱
贫攻坚长效机制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的要求，指出，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
务。……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
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到那
时，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步调
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并纳入乡
村振兴战略架构下统筹安排”［21］。

与其他地区农村相比，贫困地区农村在实现
乡村振兴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更为突出，适应生
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农村基础设施
欠缺等问题，靠一家一户的农民难以解决，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乡村集体组织，这就需要集体经济提
供必要的物质支撑。例如，就产业兴旺来说，针对
小农生产方式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状况，需
要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把小农
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这就需要为他们提
供有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壮大了的集体经济，
能够为分户经营提供有效的产前、产中、产后服
务，承担起引导农村进行开发性生产，开展农业科
技示范，以及组织、协调千家万户家庭经营的职
责，还能够通过不断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为农

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3］P143。正因
如此，习近平把“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
向，强调“要在搞好统一经营服务上、在盘活用好
集体资源资产上、在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上
多想办法”，尤其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
体经济运行新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
农民受益，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21］。

( 四)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发挥
农 村 基 层 党 组 织 领 导 作 用 的 重 要 举
措”［19］P761

农村党支部在农村各项工作中居于领导核心
地位。抓好党建促脱贫攻坚，是贫困地区脱贫致
富的重要经验，一些群众深有感触地说，“帮钱帮
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而基层党组织的领导
能力强不强，与村集体经济实力有直接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初，习近平分析基层党组织软弱的原
因时就指出:“乡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是基层工作
活力不足的症结所在。弱化了的集体经济实力如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无力兴办农村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也无力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
需求”，“不能为群众排忧解难，就无法提高党和政
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解决不了群众的生产与生活
中的 实 际 问 题，思 想 政 治 工 作 也 就 缺 乏 说 服
力”［3］P144。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导脱贫攻坚特别
强调“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
结合起来”，“全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集体经
济薄弱村党组织派出第一书记，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和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举措，要建立长效工
作机制，切实发挥作用”［19］P152。基于此，2019 年中
央 1 号文件强调:“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的重要举措，加大
政策扶持和统筹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增强村级组织自我保障和服务农民
能力。”［19］P761

总之，发展壮大乡村两级集体经济，能够显著
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效地
兴办集体公益事业，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最终实现
在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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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and Strengthening Ｒ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Alleviating Poverty

WANG Ai － yun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innovative exploration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ew era． Among them，it is an im-
portant measure to develop and strengthen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make the income of the collective e-
conomy reach a certain scale as an essential assessment index for exiting the list of poor villages． It is necessary
and there i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nd strengthe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poverty alleviation，and
it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
ty allevi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ing the work of poverty reduction continuously． To develop and strengthe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to improve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of unified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inde-
pendent management in rural areas，and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lead farmer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the
only way to revitalize agriculture in poverty － stricken areas，and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rural grass － 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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